
    
      


沙织

美学：不要被坟墓终结，做一个终结游戏老手的玩家——马拉美，梅亚苏与巴洛克

2023-0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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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轻人直接从音乐中汲取了他们的本能，仿佛以前什么都没有。（他们说这些年轻人自称是你的追随者。他们主要关心的是向你致敬。）诗人的情况……在不让他活着的社会中，是一个人孤立自己去雕刻自己的坟墓的情况。我真诚地承认新人的贡献中有新东西。诗人是为了一个社会的至高无上的辉煌而创作的。在有荣耀的地方人们似乎已经失去了荣耀的概念。……因为人们所能提供给他的一切，都比不上他的想法和他的秘密工作。但这种赞美如果来自人群，将是遥远的、模糊的、愚蠢的。由于这种普遍的可理解性，人们的头脑中会产生一种愚蠢而荒谬的想法……男人可以是民主人士，但将自己一分为二的艺术家，必须保持贵族身份。……如果我为我的厨师写作，我就写不出不同的东西。”——马拉美












马拉美的诗歌之美，或者说他的诗歌的诱惑力，不但是对一个阙如的民族的召唤（德勒兹），而且反衬出一种人们不得不从中挣脱的境况是多么可怕和难以忍受。这就是为什么提到马拉美时，对他的第一评价是思想上的激进主义者，其次才是他风格的唯美。那种可怕的境况，如果对其进行描述，可能陷入“半世俗的杂物堆”，人们会让你在不断地解释中沦陷于被迫回答的话语，让它比神秘的诗学还难以解释。这就是政治的肮脏之处——人们要困住你，让你处在刀尖林立的陷阱之中，又装作始终不明白你所说的危险是什么，好像那不是真的。如果人们不面对马拉美诗歌的精妙，那是因为丝毫不想面对自身的冷酷和丑陋这一事实，不愿承认自己是坟墓制造者。用同一性和表象去爱，这仅仅是一种语言，事实上，用同一性和表象只能把你送给鬣狗去撕咬和粉碎，爱你的人和鬣狗是同类，但从ta的视角看，这就好像一个盲点；你要臣服于同一性之爱，哪怕在无尽的屈辱和他的同类的监禁、拷打中——但是这一点人们假装看不见。正如史蒂文斯所说，这是一颗邪恶心脏的邪恶美学，对自己的顽固和阴暗血腥一无所知。






单从思想史的断裂来说就可以：拟像取代了表象和同一性。或者像在叶芝和史蒂文斯那里出现的，即将出生的新一代宣告了一种时间的终结，是非常严肃的内心裁决、最终裁决，把时间分成了在此之前，在此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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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拉美认为直接呈现对象或者说认为命名就能囫囵地呈现一个对象，这恰恰是没有神秘感的，也剥夺了他们创造的东西的乐趣；相反，应该只有典故，诗歌的乐趣在于一点一点地去猜测，看看能不能去唤起，在这种情况下它是完美的，象征就是由这种神秘的完美运用构成，这样就展示了灵魂的状态——通过一些列解密从中提取灵魂状态。




“没有语言/只有天空中的跳动/从如此珍贵的地方/未来的诗句将升起……”




美感的增殖是一种隐蔽的行动，即思想的实现。极有可能对新新人类来说这还是主导性的行动。在些许美的增殖的刺激下——盖过诸多借口——扔出了燃烧瓶，感觉自己不可摧毁、无所畏惧，看到将压迫彻底粉碎的可能性。换言之，使力量增长、恐惧感减少的能力在人类自我定义的核心。人把不会失败的东西叫做美，并朝着这个方向塑造自己或自我实现，乃至将其设定为最高价值。所以可以“并没有什么事物”，以及“相关主义”。




使一个独立的人获得其自身的某种永久保证，梅亚苏称之为新人之诞生。有意思的点是对他的这种意志的性质和“起源”进行评估。显然他在乎的是人的精神的投资。这是关于什么的问题？这是一个能做梦的人可以把梦做多大、多好以及原因承担多少风险的问题。其实这正是本体论到底存不存在的问题。也就是德勒兹在尼采研讨会上所说的人在哪个维度相遇的问题——在这里价值被引入批判。我不知道为什么当今哲学家会绕过这一点继续“独立思考”。但是不妨也试试——就按梅亚苏的思路，人为其“自身”寻找到一种确认。那么这种去“相关主义”的确认最终会落到哪里？这是需要概念的。这概念或许是【美】。如果说一个新的人投向其自身就能确立自身的东西，这个东西一定是美。他不但会看到美，唯一地被美震惊，而且除美之外不可能再另有打算。也许这个新的人可以没有真理，也不用信仰真理，但他一定会有打算，在无数人事物之后，发出一声永恒的赞叹，像赞叹他自己的不朽之躯一样——其对象，除了美，别无他物。这就是终极的不相关主义，因为达到这个点就不需要再说什么了。




但是，美一定是生成中的，因为人没有办法仅仅在被美冲击时使美永恒，所谓的冲击，立刻就是过去时和怀旧。只有生成继续生成，美才能继续存在在生命中存在。




洛夫克拉夫特的《蠕行的混沌》不仅在开始的时候写到一个巴洛克房间，小说的整个架构也是巴洛克式的。蠕行的混沌”就是一块又一块陆被淹没的景象，这是在连接时跳跃的失败，仿佛旅行者掉进时光和陆地之间的裂隙，波浪与波浪、陆地与陆地对他而言不可分辨地混杂，因而换侵蚀和毁灭势不可挡、不可制动地到来，最后只剩一片荒海。在黑手党景观和资本主义的恶性竞争与战火所经之处就是这样，只有它在“连”——这才是人会感到恐惧的那个点：倘若在一个还没有被《启示录》所染指的世界中，孪生子会分开地球和宇宙，大地和云层；而现在孪生子希望的落空被视为“应该”，孪生子的死亡仅仅有一抹悲伤的色彩。但小说在后面反转，波连波的地球毁灭，孪生子们进入新世界，而且告诉飞得慢的那些“别往下看”。




莱布尼茨认为有些人永远该下地狱，因为在他的观念中，受罚者不是因为其过去的行为而是因为不断更新的现在的某种行为（例如犹大的的上帝的恨）而受到惩罚。这些灵魂缺乏的是一定的幅度，借助某种幅度它可以有另一种活动的统一性，从而可以立即停止被罚。但上帝也用不着有一个惩罚程序，惩罚并不由上帝发出，而是上帝已然规定好的灵魂幅度的等级使惩罚自动降临到某个灵魂身上，上帝只是一个读者。这和尼采的生命的等级制有相似之处，但尼采不认为这是由无穷级数的计算规定的，他强调的是权力意志与等级制的关系。表述和概念的不同仅仅意味着思想的主体不同，实际上，尼采的超人思想如此接近“庶人”的生成（德勒兹）；而如果是这个“庶人”掌握了莱布尼茨，他可能会缩小后者与尼采的差距。莱布尼茨的受罚者对现在的仇恨行为的更新几乎就是史蒂文斯批判意象主义的原因，那里有一种不断更新现在的血液的陈腐要求，而这种欲望其实是虚假的，见《意象研究Ⅰ》。




另外，莱布尼茨的这个由上帝所规定的灵魂幅度的等级和史蒂文斯的“上帝即想象力”、“被想象之物即想象者”非常接近。




尽管他自己没有提出游牧的概念，但尼采的思想是游牧的思想，这就是为什么他反对了互相之间不进行交往的单子，后者作为一个自我交往的单位，在机器论中实现世界。




确切地说，改造过的巴洛克房间（作为一个单子）的风格，不再是莱布尼茨意义上的，也不再是机器论意义上的，它发现了新的包裹和折叠方法，也远离了资本主义的机械化总体动员。它的视点不是既有视点、预先就在那里的视点或者说提前到场的逻各斯的视点，积极的试炼和学习才能获得一个作为艺术方法的视点，那种去中心化的视点，它达到的总体是普鲁斯特意义上的总体，“任意两个客体的共振”，例如玛德莱纳蛋糕与一个地方的共振。




游戏模式改变和绝对视野的视点转变——这是对生命的规模进行衡量的问题。人们用什么衡量生命的规模？这时他们仰望星空看到了宇宙，宇宙是生命规模的绝对参照，如果必须挑选一个对手、进行一场游戏，这便是人最大的主动权。这就是德勒兹的形而上学，我们可以看到这和传统形而上学的不同，因为这种形而上学找到的是游戏对手而不是神性，而且衡量的依据也不再是从理念下降、在历史中下降的直线模式，现在的背景是充满弯曲和褶子的空间，是有着展开和折叠的空间，因为空间被游戏分配了，展开与折叠无非就是在游戏中分出的层次罢了。
在莱布尼茨的时代，是巴洛克房间及其悬垂的装饰，加上一个被罚者的下层地狱；在我们的时代，房子的结构变了，单子也不像莱布尼茨的单子那样一个与另一个之间是没有交往的，这就是游牧的时代，随着这个时代的来临，宇宙仍是宇宙，但它作为规模比照的背景成了“无底”的，或者说事物脱去了根据，因为单子之间开启了交流（在我的理解，这就是游牧），一个永恒回归的单子和另一个永恒回归的单子可以互相反思，而这是对宇宙的一种真正的重复，宇宙被重复——但完全可以不充当根据。这就是思想的原则，思考者藏身于思想和思考者之中，在改变了结构的房间里，一个自己的房间里。例子是查拉图斯特拉。




沙织，思想笔记2022.10，202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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